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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古装偶像剧陷入寒冬的是什么
——评日前收官的《镜 ·双城》

 10版 · 影视

《开拍吧》：
探索影视行业真人秀新趋向

 11版 · 文艺百家

藏在瓷枕中的虎年憧憬

 12版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2022新春大剧《人世间》开播以来，创下

CSM全网央视一套近三年来电视剧平均收视率

新高。58集电视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梁晓声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梁晓声以115万字

的长卷塑造出百多个人物，书写了50年百姓生活

史；电视剧以丰富生动的视听语言，展现了中国社

会变革史，让观众从周家人身上的“小故事”，感受

到改变中国的“大事件”，三线建设、上山下乡、恢

复高考、知青返城、对外开放、出国潮、下海、国企

改革、搞活经济、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人世

间》将时代糅进了人物的日常生活乃至命运转折

中，环环相扣的矛盾冲突，家国统一的叙事方式，

成功吸引了全年龄段观众，形成了全家追剧模式。

是什么触发了梁晓声的创作初心？让他调

动丰厚的人生积累，真实的生命体验创作出饱含

时代质感的恢弘长卷；作家孜孜以求的是叩问：

生而普遍、命定平凡的人如何与“可敬”两字结伴

而行。通过评论家与作家的深入对话，让读者更

了解梁晓声的创作心路和观剧体验。

“我的家是一个相濡以沫、共
克时艰的家”

王雪瑛：今年春节的“年味儿”很丰富，有春
晚的笑声，餐桌上的乡情，冬奥会的兴奋，还有家

间围看剧视照《间世间》的温馨。剧视照拍摄完

成后，央视播出前您看过吗？现在您晚上也追照

吗？哪些照情让您特别有触动？剧视照跟小说

相比哪些方面有改动？

梁晓声：开播前，导演请我看过初剪片68
集，我和导演也是朋友，他想听听我的意见“开

剪”，主要是台词方面的意见。我也像审片员，每

次记下来想法，向他汇报。由68集到58集，某些

情节重新编辑了，所以现在我每晚也看，否则没

有发言权。

我曾明确表态绝不干涉改编，故我没有看过

一行剧本。原著中郝冬梅的父亲在那个动荡年

代就去世了，他失去了复出工作的机会；秉昆也

遇到过第三者，但不是孙赶超的妹妹；秉义那段

北大荒岁月中，帮助处理“回城”事宜和人物关系

与原著有所不同；原著中写周蓉的笔墨多，人物

便更丰满，由她折射当年新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

程。须知，对于改编，我认为原著内容只不过是

一堆建材而已，砖瓦石沙、水泥木料。导演是总

建筑设计师，编剧是绘图师，演员及全剧组是体

现团队。原著是拼图结构，电视剧则要有主线，

故改编难度甚大。体现下岗工人大群体命运的

情节，更触动我一些。

王雪瑛：《间世间》以中国北方城市里的平民
社区“光字片”周家三兄妹的间生轨迹为情节脉

络，叙写了三代间的奋斗历程，展开了一幅以东

北地区为基轴、以点带面的国家时代的变迁图

景。您曾经说：“我间生最大的不中意就是对父

母歉疚。希望年轻间了解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辈

是从中国以往怎样的岁月过来的……”请说说这

部小说的创作缘起。

梁晓声：小说创作的初心源于我个人的情
感。我父亲曾是大三线的工人，我小弟曾是酱油

厂工人，我和我大弟下乡时，我们的哥哥患了精

神病，这使我小弟的留城岁月比秉昆还难，他和

他工友们的友谊正如“六小君子”。而我母亲当

年将不少留城小青年认做了干儿子、干女儿，他

们如今仍叫我二哥。父母、小弟都已去世，为这

种民间至可宝贵的情愫留下文字记录，也是我创

作的动力之一。

王雪瑛：间物塑造是长篇小说成功不可或缺
的重要因素，《间世间》是一部间物众多的宏阔长

卷。周家父母与孩子的亲情和互爱，三兄妹的成

长经历中，是不是都有着您的真实间生经验和情

感体验？您和“三兄妹”是同代间，熟悉他们的经

历，理解他们的选择，请说说您的间物塑造与间生

经验的关系，周秉义的身上有您成长中的影子？

小说中哪个间物的塑造，让您感到尤为成功？

梁晓声：我的家是一个相濡以沫、共克时艰
的家，手足之间很相爱，我们兄妹也很心疼父

母。在原著中，哥哥秉义和姐姐周蓉对小弟秉昆

也是很爱护的；但留城的小弟身上，反而家庭责

任更集中，直接承受的压力也更大，这是没办法

的事。我家的关系不像原著中呈现的那么复杂，

但某一时期比周家的生活还艰难，两个弟弟、一

个妹妹，三对夫妻中有五个下岗，没收入了，家中

还有一个常年患精神病的哥哥，住房还都成问

题，简直不敢回忆。幸而那时我还有些稿费，那

是我靠一支笔扶贫的十年，个中辛酸唯有自知。

所以我写下岗工人生活，无需了解情况。秉昆身

上有我是知青时的影子，便是义气。周蓉身上有

我成为作家后的影子，便是清高。秉义身上有我

写《人世间》时的影子，便是宠辱不惊，几无棱角

了，只想与人生和平共处。蔡晓光是我更喜欢的

人物，所以我让他成为后来的周蓉之护花使者。

“从作家的视角做好一名时
代的书记员”

王雪瑛：《间世间》书写了几代中国间的命运
与选择，描绘了一幅写实的社会众生相。您是共

和国的同龄间，这部时间跨度长达50年的城市

百姓生活的长卷，应该充分调动了您的间生经

验，也展示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生命力？

梁晓声：1977年我从复旦一毕业便分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其后两年，编导室经常组织到

电影资料馆观摩。从电影起点开始，我看了大量

外国电影，所以我较早接触了电影的亦即文学的

别种理念和流派。但我还是更喜欢现实主义这

一风格，或曰更愿创作现实题材。我不讳言，这

种风格的坚持，的确源于“文以载道”理念。但今

日之现实主义，其实已从别种流派那里借用了不

少营养，故也是最显然的“拿来主义”。许多人认

为现实主义便是反映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这固

然不错，却不全面。另一点是我后来悟到的，现

实主义也必然要反映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可以

怎样，仅反映是怎样的，那是镜子的功能，而且因

人而异，也许是凹凸镜。应该怎样，可以怎样，才

使文学更成为文学。悟到此点，再重温名著，发

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

耶夫斯基、雨果、哈代、狄更斯们的作品都有那一

主基调，《简爱》《红字》也有，而且不是人性之理

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睽注”之眼的全面性。悟

到此点对我后来的创作有启发；要是不兼顾此

点，现实主义会是片面的主义。这些体会我在

《人世间》的写作中有融汇。

王雪瑛：在这部现实题材的长篇中，您尤为
关切的是什么？平民百姓间相濡以沫的真情，他

们面对生活自强不息的坚韧，改变间生和命运的

奋斗，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梁晓声：李路导演是有民间情怀的，民间是
我和他、海玲同志相互交流时的一种说法，泛指

最普通的大众。我们认为，在国家危难时期，他

们中所产生的儿女一向能与国家共克时艰，若将

年代前移至抗日时期，“光字片”中的大多数儿

女，军工厂的大多数工人，都会是中国抗日的坚

强后盾。周家儿女和他们的发小肯定会秉持“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同仇敌忾。若以

后国家又有什么坎，他们仍会坚韧地与国家共同

克服。进言之，大多数英烈并非希腊神话中那些

神的子孙，而是民间的一些好儿女，成为党的高

级干部的冬梅父母，马守常夫妇便产生于民间，

秉义也是。和平时期，民间儿女很平凡，战争年

代，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成为保家卫国的英勇战

士。基于这样一种对于民间的认识，导演将向

民间之坚韧精神致敬作为全剧的思想主旨，这

一点在演员们身上都有体现，坚韧被他们诠释

得很充分。

王雪瑛：每天追照的观众看到了“间世间”生
命力旺盛的间物群像，自强坚韧的周秉昆有着敢

较真的执拗，重情义的乐群；成熟稳重的周秉义

想方设法为工间、为百姓办实事；个性率真的周

蓉自带理想主义的光芒和艺术气质；泼辣热情的

春燕挥洒着敢说敢做的个性；身处逆境的郑娟磨

练着隐忍坚强中的明理，散发着温柔细致的性格

魅力……李路导演将剧视照中几位主演称之为

“四梁八柱”，您如何评价主演们对角色的理解、

把握和演绎？他们演出了您心目中的形象吗？

梁晓声：我作为观众认为春燕夫妻、国庆和
赶超夫妻，还有郑母，光明虽非主角，也都表演得

极出色，我给他们打满分。他们各自虽有这样那

样的性格缺点，但仅凭那种顽强旺盛的，并且尽

量做好人的生存意志，也够得上了不起三个字

了。他们都活出了几分绝不被困难所压倒的劲

头，而这真是中国人宝贵的总体性格。全剧组将

为普通的并不完美的他们立传视为己任。

王雪瑛：虽然他们在“间世间”遭遇了生活的
磨难，命运的坎坷，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奋斗成

长，在曲折逆境中相濡以沫，他们有情有义的担

当，善良正直的本色，传递着家的温暖，间性的光

华，过好日子的信心和力量，吸引着不同年龄段

观众沉浸其中。《间世间》让我们感到了文学抚慰

间心的力量。您认为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是什

么？您40年来孜孜不倦的文学创作传递的是什

么？

梁晓声：“文化天下”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这
当然会使文化的责任甚大。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

分，长期以来，戏剧、小说也会肩起“化人”的义务，

他们是各式各样的，但“化人”之一派，从未缺席。

我早已过了通过小说来证明自己才华的年

龄，何况我也没才华，并且也早就放弃了“秀深

刻”的企图。世界已变平了，谁又比谁不深刻

呢？故所以然，我只要求自己尽量从作家的视

角，做好一名时代的书记员罢了。要做好就得抓

住点儿意义，即使别人都不信，自己也要信。我

通过文学反复所传达的，无非这样一种叩问：在

心性方面，人应该是怎样的，又可以是怎样的？

尤其是生而普遍、命定平凡的人，其人生如何与

“可敬”两字结伴而行。

王雪瑛：《间世间》营造出一种极富魅力的
“史诗感”，在收获的众多好评中，“史诗感”成为

高频词。作为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您是如何理

解“史诗感”的，“史诗感”也是您在《间世间》的创

作中追求的吗？

梁晓声：“史”指年代感，“诗”指人之心性质
地，两者结合，确乎是导演及其创作团队所追求

的。最后要说的是，我只不过是原著，电视剧《人

世间》是央视、腾讯影业和新丽影业公司等倾情

打造的项目，是导演及其创作团队努力完成的作

品，我只不过是他们的付出的受益者，是他们的

成功的欣赏者，分享者，如许多观众一样。

展现平凡百姓生活史，描绘国家发展壮阔画卷
对谈嘉宾：梁晓声（茅盾文学奖得主、小说《间世间》作者） 王雪瑛（本报记者）

——关于长篇小说《人世间》的对话

这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故事，一个讲述成功
的中国故事。

电视剧《人世间》成为虎年开年的收视焦
点，因为它以满满的中国式人情世故，触动了中
国观众的心灵。作家梁晓声说：我想把从前的
故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
什么样子。原著者以文学语言叙说了中国父辈
的故事。然后，我们在李路导演的电视剧《人世
间》中，看到中国从苦难走向变革的半个世纪，
看到颠簸于历史浪涛的百姓生活，历经悲欢离
合。其实，它描写的不只是从前的中国，是从前
延续至今的中国。

在中国社会走过的路标里，书
写中国人的生活哲理和情感

《人世间》的成功源于尊重生活。这仿佛是
老生常谈，但老生之所以常谈，因为它是真理。
《人世间》叙说的是双重生活：一是中国的

社会生活。中国当代社会生活波澜壮阔，少有
小桥流水与田园平静；它总是深刻地影响着所有
人的命运，少有人能超然度外、徜徉桃花源。《人
世间》的故事从1969年展开，许多青年人的命运
悄然扭转。接着，它依次表现了恢复高考、知青
返城、国企改革、经商热潮、棚区改建等重要社会
事件。这些事件是中国社会走过的路标，构成当
代社会史，也构成中国百姓命运史。中国社会是
波涛汹涌的大海，每个人是颠簸于其间的小船，
或者是一个不带救生圈的泳者，同呼吸共命运。
二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背景是辽阔的，
但编导紧紧聚焦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命运，没有戏
剧化的强情节推动，更多是生活琐细的细节。一
个东北的工人家庭，一群“光字片”的棚区人们，
一出烟火气扑鼻而来的百姓生活之剧，就此徐徐
展开。比如开篇的第一集，周家面临着上山下乡
的抉择。周秉义下乡离家，周蓉不辞而别，五口
之家就此分处三省四地。父亲拿着洗印好的全
家福照片说：“这或许是我们全家最后一张全家
福了，难了！”社会生活是风，个人生活是草。风
吹草动，即通过细致描写个人命运的“草动”，来
折射时代生活的“风吹”，这是编导对中国百姓
生活的理解，也是整部《人世间》的艺术逻辑。

电视剧《人世间》采用家庭叙事结构。家庭
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微型标本，蕴藏着中国人的
生活哲理和情感。你写好一家人，打动的是千家
万户。周家的故事是全剧的叙说轴心，创作者放
弃家庭人设的奇思异想，而是忠实于普通家庭的
基本人设。父亲朴实而传统，对儿子严苛，对女
儿宠爱。最后却让女儿踩痛了心，踩痛了也爱
着，典型的中国父亲。母亲贤惠而顾家，大儿子
周秉义有志向且能担当，二女儿周蓉义无反顾而
柔情坚韧，小儿子周秉昆憨厚庸常却能竭尽孝
心。这是中国人熟悉的家庭成员，就像左邻右
舍，就像自己的家。虽然那个年代常常突出“我
们”，但只要有个人就有个人的生活欲望。即使
是一个大家庭，彼此间冲突与吵架，成为生活的
常态。周蓉的突然离家，让父亲心痛而绝然；周
秉昆似乎是最庸常的，也是最敏感的，为了父亲
的“虚荣”而顶撞；为了大哥的“薄情”而吵架。
《人世间》把这种家庭人际冲突表现得真实而温
暖，其价值核心就是中国家庭的人伦理想。

人伦思想不同于人本主义。西方的人本主
义崇尚的是个性尊重与自由，中国的人伦理想
更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亲善、淳朴真挚。《人世

间》中表现的父女情感、母子情感，甚至兄弟姐
妹情感，洋溢着这种人伦亲情。尤其周秉昆虽然
庸常，但有道义，敢于为朋友出头露面；有孝心，
是母亲最可靠的依托，是家庭的顶梁柱，他温暖
着所有观众。家和万事兴，就是中国人伦理想的
最高表现，它让观众感同身受，感动不已。

那些具有旺盛艺术生命力的
人物，平常背后见功力

观众喜欢看《人世间》，尤其喜欢看剧中的
许多人物形象。比如周秉昆，比如郑娟，比如乔
春燕等等，都为大家津津乐道。关于他们的议
论远远超过了艺术创作范畴，延伸到生活的诸
多方面，这是优秀作品溢出的社会效应。这些
年，许多人阅读美国罗伯特 · 麦基的著作《故
事》，然后得出结论：好作品就是好故事。其实，
故事只是人物塑造的手段，“情节是人物性格的
展开史”，艺术创造的终极任务是塑造好的人
物。所以说，经典艺术形象是衡量一个时代艺
术成就的鲜明标志。同理，衡量一部作品的成
功与否，关键是有无成功的艺术形象。
《人世间》成功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

形象。父亲与母亲塑造得平常，就像每个观众
的“俺爹俺娘”，平常的背后是功力。周秉昆最
为大家喜闻乐见。普通观众始终对普通人物有
着天然好感。周秉昆在周家孩子中算是最庸常
的。他没有大哥二姐的智商，甚至没有他们的志
向与勤奋，他更多是随遇而安。那次父亲带着全
家四处拜年，并以大哥二姐是北大学生而有些洋
洋得意，他的自尊心受到挫伤，也曾经愤怒过。
但是，长期陪护病重的母亲，他无怨无悔。尤其
与郑娟的相遇与相爱，更证明他是难得的好人：
正直与善良。周秉昆低微但不卑微，苦难但不苦
逼，他稀罕生活中任何一朵火苗，然后用它温暖
彼此的喜悦。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
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
以歌。因为他相信：好好生活，就是美好。
《人世间》中的女性群像各有其貌。郑娟是

大家最怜爱的角色。同情是人们最愿意付出的
情感。她几乎是苦难的化身，降落在尘埃之中，
或者说，就是生活中的一颗尘埃。苦难是她生
活的本色，她本能地去承受而不扭曲灵魂。“我
不值得”，是她对自己的认识，也是对别人的提
醒，她担忧连累别人，但她绝不担忧拖累自己，
尤其是面对周秉昆的情感。周秉昆与她第一次
相遇，导演用镜头渲染出郑娟娇柔且惶恐，让周
秉昆的保护欲砰然而出。随着剧情发展，周秉
昆读懂了她的最内心：不为低微而屈从生活，却
因为善良而牺牲自我，这是人性中最美丽的光
芒。所以，他们彼此义无反顾。有观众评价：周
秉昆与郑娟是《人世间》中最幸福的一对。我认
同。幸福是幸福感，感受到的幸福才是真实的
幸福。经济学之父亚当 ·斯密说：“人生中的苦
难和混乱的最大来源，往往来自高估差别：贪欲
会高估富裕和贫穷的差别，野心会高估高官和
平民的差别”。周秉昆与郑娟彼此接受平凡，就
获得某种幸福感。因为每当他们遇到困难与尴
尬，彼此温暖眼神或紧紧拥抱，似乎就有了生活
勇气。爱有时就是雪莲，单纯得不需要其他陪
衬。郝冬梅是个“落难公主”，底层生活让她变
得善解人意。当她的父母重新回到高官职位，
她一如既往地爱着周秉义，在周家与娘家之间
尽力平衡。周秉义告诉她：没有误会，只有差

距。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她相信：苟富贵，勿相
忘。乔春燕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浴室的洗
脚工。她像北方夏天的风，又爽朗又温暖。她
主动追求周秉昆，被几次拒绝却依然热情洋溢。

善良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品质，宁肯牺牲自
己，也不愿他人为自己牺牲。这种中国女性的
传统美德，你可以不完全赞美，但你不能不感
动。相比之下，周蓉有些别样。她有诗意冲动，
也有生活主见。她认可好女儿的好年华就那么
几年，只不过她认为，好的人生比好的年华更重
要。为此，她追随诗人男友，其实是追随自我，
即使最后遭遇背叛，自我依然是她不醒的梦想，
有时却因抛弃亲情而遭到非议。自我有时会被
认为自私。《人世间》这些人物具有旺盛的艺术
生命力，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们都矗立在那里，
以艺术应有的姿态。

在纷繁生活中找到真善美的
光明，当是创作者的文化自觉

电视剧《人世间》的创作者是尊重生活的。
他们不被奇思异想所驱动，而是虔诚地面对生
活的原貌，真诚地塑造人物形象。他们相信艺
术不一定高于生活，因为中国社会与个人生活
蕴含着远比创作者更高更多的人生精彩。《人世
间》剧本筹备历时三年之久，拍摄耗时六个多
月，场景设计与道具选择几近苛求，以期还原东
北的历史场景与生活面貌。尊重生活不是自然
主义记录生活，它需要创作者的洞察力。创作者
的成熟度，来自于他对生活与人性的洞察与表
达。《人世间》创作者是成功的。他们愿意搜寻日
常生活中的内在本质，愿意移情到每一个人物的
内心，即使最隐秘的动机也不例外，然后以人物
本来的逻辑，生动地描述生活与捕捉人性的声
音，传递出对真善美礼拜的潜在价值观。电视
剧《人世间》的成功，这是生活的胜利——你尊
重生活，生活就给你无穷魅力；它也是艺术创造
的胜利——你用心创作，观众就用心倾听。

值得指出的是，《人世间》的表演是十分出
色的，这是群体性创造性的表演。它打破了靠
大数据与流量统计来配置演员的迷信，它相信
真正的艺术靠的就是艺术表演的实力。

温暖现实主义，这是对近年来电视剧主流
创作不断成功的理论表述。它意味着我们创作
者即使表现现实生活的艰难甚至苦难，也积极给
于观众以人性与人情的温暖。纯粹的光明与黑
暗，同样看不清楚事物。我们总要在纷繁的社
会生活中、优劣交织的人性中，找到真善美的光
明。中国社会风雨兼程、波澜壮阔，诞生出人世
间的悲歌与欢笑。所以，积极去表现中国百姓
故事，应该是当下创作者与制作主体的文化自
觉。记得在一次文化论坛上听到腾讯影业提出
的制片方向：“关注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故事”，
同时推出“时代旋律系列”创作计划。我们正在
观看的电视剧《人世间》就是其中的成功实践。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曹雪芹当时不写《红
楼梦》，后人何以能写出这旷世奇传？巴尔扎克
当时不写《人间喜剧》，后人谁能如此真实写出
这部“法国社会编年史”？所以，当代创作者有
责任将当代中国故事讲述好，把当代中国人塑
造好。

（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
家协会主席）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任仲伦

——评电视剧《人世间》

剧视照《间世间》照照

在全国多个围绕老虎文物举办的展览中，虎枕成为标配展品


